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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感觉派”代表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老

上海声色光影的都市生活的描写，并塑造了一个个穿着旗袍、

跳着狐步舞、内心丰富的女人。而其小说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感

觉元素的巧妙运用，本文将以《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

一炉香》、《倾城之恋》、《封锁》四部小说为例探讨其创作中的

感觉符号。
关键词：张爱玲 ；感觉 ；符号 ；女性
作者简介：朱洁瑾（1992-），女，江苏太仓人，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本科生 ；专业 ：对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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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

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

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常运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

等手法，凸现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

其中代表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中更是充满了各种细腻而又带

着深意的感觉元素，这些感觉元素不仅是一种用来打动读者，

给读者以审美享受的单纯描写，更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于文本

之中。

一、视觉符号
张爱玲的每部小说几乎都突出很强的视觉感受，很多都是

从女主角的眼中去打量这个光怪陆离流光溢彩的世界。而这种

视觉感受主要体现在色彩、形状、材质等方面（这里着重讨论

色彩）。

据笔者统计，《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所指确实为色彩的词使

用情况如下：“红”48、“白”40、“黑”23、“绿”26、“金”26、
“黄”25、“蓝”17、“青”18、“紫”10、“银”9、“灰”7，另外，“亮”、

“暗”一类的跟色觉光感有关的词也分别都有近20个。《倾城之恋》

也呈现出相似的情况：“红”29、“白”10、“黑”30、“绿”16、“金”27、
“黄”17、“蓝”5、“青”8、“紫”6、“银”6、“灰”13、 “亮”14、
“暗”10。而《红玫瑰与白玫瑰》更是通篇将娇蕊和烟鹂两个女

人分别染上了红色和白色的基调。

张爱玲在小说中常常用较为集中、精细的笔墨勾勒人物所

在的环境，如建筑物，以下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葛薇龙

在香港眼中所见的姑母的住房描写：“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

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

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

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

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

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

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

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

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 
这些色彩是一种感觉符号。它们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色

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

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

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体现出那个时代上海香港等

地东西方文化的生硬融合，用上流社会杂糅的浮华、眩晕的幻

感反映了社会脚步陡然加速、风俗思想激变时产生的畸形的不

和谐。

但又不仅仅如此，同一时代的“海派文学”中许多男性作

家如施蛰存、穆时英也表现了都市的畸形、光怪陆离，道德的

混乱腐化，人性的迷茫、病态，却没有同张爱玲一样细腻的笔触，

他们粗线条地用浓重而凌乱色彩勾勒出了整个社会的面貌，显

得极端而单一。

而爱玲的感觉符号还透视出另外一层深意：女性心理。她

对色彩的描写显得细致、有情调，但意象又十分密集、琐碎，

这是很明显的女性视角。不同于男性，女性对色彩天生敏感，

对美的追求更强烈，对这些色彩的细节也要贪婪的尽收眼底。

这种感觉符号同时也反映了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自我意识的“新

女性”对奢华生活小心翼翼地观察试探与对华丽精致的上流社

会不为人知的暗自羡慕。

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女性对自己或他

人容貌的注重与比较。而对于这种注重与比较，又要用上大段

的色彩对比，形状变化来描写突出。透露出女性既自恋、自怜

又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时而嫉妒时而感叹伤怀的复杂心理。

二、听觉符号
相对于视觉的描写，爱玲对其他感觉的描写相对分散，也

不会大段大段地强制性地夺人眼球。但其他感觉也依然是十分

重要的感觉符号，调动读者的各种感官使读者身临其境的同时

也透露着隐微的深意。

譬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随便选取的一段不怎么受关注

的描写：

“振保上楼去擦脸，烟鹂在楼底下开无线电听新闻报告，振

保认为这是有益的，也是现代主妇教育的一种，学两句普通话

也好。他不知道烟鹂听无线电，不过是愿意听见人的声音。

振保由窗子里往外看，蓝天白云，天井里开着夹竹桃，街

上的笛子还在吹，尖锐扭捏的下等女人的嗓子。笛子不好，声

音有点破，微觉刺耳。

是和美的春天的下午，振保看着他手造的世界，他没有法

子毁了它。

寂静的楼房里晒满了太阳。楼下的无线电里有个男子侃侃

发言，一直说下去，没有完。”

这一段中开阔的视觉效果横向展开，纵向刺进来一个单调

而执著的声音。这样诡异的和谐是一种视觉听觉交织的符号，

暗示着当下的情况正以一种微弱但是执著的力量逼得振宝心烦

意乱想要毁掉这一切，也暗示了烟鹂的性格：平淡无趣、孤独

麻木、怯懦可怜，却又有一股来自传统的固执。

又譬如《封锁》里那段“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

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

了时间与空间。”听觉与视觉相通感而产生了幻觉。而这种陌生

化的写法又生动地刻进了读者的脑中，产生了奇异的美感。爱

玲可以说是用感觉征服了读者。摇铃声被陌生化、用一种奇特

的手法凸显出来，正使它远离了它的使用功能——提醒人们电

车停了，而使读者真正关注到它自身的存在，让它以一种本真

的、艺术的形态显现出来。而这样的听觉感受当然也是一种符号，

它暗示了一种明显的女性才有的细腻敏感，暗示了一种迷梦般

难以确定的幻觉，暗示了爱情的美妙、不确定、虚幻。

三、触觉符号
《倾城之恋》中有一段关于触觉和温度的描写“流苏不等他

说完，啪的一声把耳机掼下来，脸气得通红。他敢这样侮辱她！

他敢！她坐在床上，炎热的黑暗包着她，像葡萄紫的绒毯子。

一身的汗，痒痒的，颈上与背脊上的头发梢也刺挠得难受。她

浅谈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感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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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只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也是既运用了通感又

融合了幻觉，形象贴切地描写了流苏在气闷炎热的夏夜自尊心

受到范柳原伤害时的愤怒与心寒。而这样的触觉元素也是一种

符号，它显示了一个新女性某种程度上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

实际上也反映了传统观念中的小姐矜持的尊严仍未从新女性的

脑中消亡。这种无法排遣的难受，流苏的这种心理反应，其实

也是一种符号，它透视出一种新女性的矛盾与心理状况，也透

视出一种社会思维方式：男女并未真正平等，女人的自尊、自

我价值，还是取决于男人。

张爱玲小说中还普遍有对衣物、饰品等材质的描写，一方

面显示了社会价值观的世俗化、商业化，奢侈之风盛行，另一

方面也反映当时女性对美对华丽的注重追求，以及她们内心的

虚惘空洞，虚荣之下掩藏的苍白无力。

四、感觉与幻觉符号
爱玲小说中不仅真实的各种感官感觉十分贴切形象引人入

胜、发人深省，小说中人物的心里感觉甚至是幻觉的描写也是

一大亮点。并且这些幻觉并不是无病呻吟、随意拼凑，它们也

是一种符号。

《封锁》的开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幻觉描写“开电车的人开

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

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

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

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段文字不仅写出了夏天的炎热闷湿，也渲染了一种头晕

不清晰的朦胧迷糊的情境。而它作为一种感觉符号，第一点出

了工具、机器使人类社会变得扭曲畸形，人们的生活在商业化、

工业化太快的进程中变得拥挤麻木精神疲倦；第二其深层意义

指向爱情的缥缈幻灭（这也是我所看到的《封锁》一文的主题），

没完没了的畸形又无趣的生活中偶然邂逅的疾风骤雨般短暂得

如同错觉的爱情。

五、结语
张爱玲的确十分善于运用感觉元素，并且将这些感觉元素

变成一种意义深刻的符号。这些感觉符号会像底片一样刻在读

者的脑中，然后随着特定的情节突然显现出它作为符号的重要

意义，延长读者享受或是回味的时间。而用“陌生化”的写作

手法来凸显这些感觉符号，也正让这些符号得到真正的本真的

自我的存在，从而能作为艺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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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

葳蕤之群积矣。”

（四）对屈原单篇作品的批评

“《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从内容上看，《九章》各篇，

或咏物以述志，如《橘颂》；或感事而伤情，如《哀郢》。主要

都是叙写身世、遭际及相关情绪，这一点与《离骚》非常相似。

因此刘勰用“哀志”概括二者的内容特点，用“朗丽”概括其

艺术上的成就。“《九歌》，绮靡以伤情。”“绮靡”是就其形式特

点而言的。《九歌》中大量运用华美而惊艳的文辞，无论是景物

渲染，还是人物内心的刻画，都做到了细腻深婉，缠绵富丽。

《九歌》中许多内容表达了对神灵的虔敬，但神伟岸缥缈，难以

与其交接，而屈原被贬，心境亦凄苦。《湘夫人》、《少司命》中

描写的爱悦之情也是激楚婉转，缠绵哀怨。“《天问》，瑰诡而惠

巧。”《天问》列举了历史和自然的一系列现象，对天发问，提

出 172 个问题，包括天地山川、神话故事、天命人事、历史传

说、现实生活等内容，在论及天命及历史事实的同时，又处处

流露出屈原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因此又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刘勰用“瑰诡而惠巧”概括《天问》的特点，就是对其构思奇特、

文采瑰丽、机巧脱俗等方面讲的。

三、《文心雕龙》分析了屈原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由于屈原作品内涵丰富，文辞奇伟，给后世文学的影响巨

大而复杂。“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

童蒙者拾其香草”（见《辨骚篇》），不同的人，各以不同的才识，

取其所需，而大都是只窥一斑，鲜见全豹。

刘勰认为，屈原的作品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发展，而汉赋的

作者却把赋的创作导入了歧途，使之成了脱离诗骚精义而唯尽

夸饰之能事的“润色鸿业”的点缀品。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变化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也应该既继承又创新，

有所“通变”。但汉赋作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

此为文而造情也”，长久下来，必然“繁采寡情，味之必厌”（见《情

采》篇）。《通变》篇有言：“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

文之间，而檃栝乎雅俗之际”。

刘勰认为这些都不是继承风骚传统的正确态度，于是他特

别在《辨骚》篇中指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

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

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他希望后世诗人

认真学习《诗》《骚》，不要步司马相如、王褒等人的后尘，“为

文而造情”使辞赋由侈艳而入浅绮。尤其告诫世人《楚辞》虽

然较《诗经》有更多“奇”和“华”的成份，但《楚辞》的本

质是“真”和“实”，吸取“奇”的时候不可失掉“真”，欣赏“华”

的时候不可抛弃“实”，只有“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

才能真正领会《离骚》的精神。这种奇和真、华和实相互交融

的精神，已经渗透在他创作论的许多篇章之中。

作为《楚辞》学乃至辞赋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

心雕龙》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刘勰

不仅系统地阐发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人格精神和审美特质，而且

充分展示了《楚辞》之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意义。更为重要

的是，刘勰通过对《楚辞》的批评，直观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

对汉晋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弊端进行了严厉的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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